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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大了，免不了怀
旧，一怀旧，往事就疯长，
漫山遍野，蒙太奇镜头一
般，时空交错，来去自如。
某天，一个小时候的同

学突然打电话，要我帮点小
忙，正好我曾经在那个单位
工作过，举手之劳何乐而不
为呢，便欣然从之。要是时
间可以倒流，我们都能逆流
而上，回溯到上学那时候，
打死我都是不会帮助他的。
对他，说心里话，我只有
恨。正是这件事，恰好勾起
了小时候我那无穷无尽的恨
意。
恨他的远不止我一个，

除了那些人高马大的同学
外，大家都忒不喜欢他。他
抽烟，臭烘烘的嘴巴像烂泥
坑一样，还故意对着别人的
脸吹气，恶心得很。这很有
可能是我成年后，一直不抽
烟的缘由。他欺负人，中午
简直是我们的噩梦。那年
月，好像没有睡午觉的概
念，同学们就在寝室里追赶
打闹。他个子比较高大，有
事没事就用被子死死地压住
我们这些小同学，我是其中
之一。被压在里面，好久好
久没有松开，不能呼吸，不
能动弹，那时那刻，好无
助，好痛苦，感觉自己都快
要死掉了。他霸道，我们上
学那会儿有点儿苦，来学校
要自己背上米和菜，不管山路有多遥远，道路多
崎岖。这些辛辛苦苦弄来的东西，到学校后要受
到他的盘剥，劫难后的我们难免就要饿肚子，很
长时期内，饥饿都是一种隐隐的痛楚。由痛生
恨，由恨生狠，我发誓，将来一定要超过他，打
败他，报仇雪恨⋯⋯
小时候，我恨的人不止一个，那是因为从小

备受欺负结的恶果。另外一个小学同学也让我恨
了好长一段时间。小学一二年级我是在组上的片
区小读的书，三四年级就要到村上的学校去。村
小有公路，有汽车，第一次感受到外面的世界好
大好大。我是生长在偏远的山坡上的孩子，没见
过世面，胆小害羞，怯懦孤独。在村小就经常受
到别人的欺负，一个姓李的和他的姐姐最讨厌，
他们喊我“湾里的人”“坡上的人”，吐口水、不
准进教室、挨打等厄运时有发生。这些都深深地
刺伤了我的自尊心、自信心。我心中的恨，由他
们延伸到我的父母乃至祖上，为什么要住在那个
旮旯里呢。这个恼火的问题生根发芽，野蛮生
长，就这样深深埋在了心里，直到考上大学后才
慢慢释然。
说来好笑，在偶然的一次聚会上，我和姓李

的同学遇上了。一群同学推杯换盏，借着二两
“猫儿尿”的劲头，大家回忆起儿时的点点滴滴，
嘻嘻哈哈，其乐融融，丝毫没有拘束与距离。说
到如何欺负人，那同学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举起
酒杯要为那时的年少轻狂赔礼道歉，然后一饮而
尽。看到他被生活打磨后依然清瘦的脸，我感受
到了他的真诚，席间的那些当初的小个子同学们
好像也没有曾经的恨了。这就是所谓“渡尽劫波
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吧！
成长的路途很艰辛，恨意还那么多，这真的

有点超出自己的认知水准。
我恨家里那头油毛水光的老黄牛，是它夺走

了童年多少个清晨的美梦。前三十年睡不醒那是
真的。头天晚上父母扯着耳朵交代的事，早上要
放牛、要放牛，可第二天早上就是醒不来。腾云
驾雾的梦中总是闯进敲门声，呼喊声，责骂声。
气呼呼地起床，极不情愿地赶着老牛向那水草丰
美的地方出发，稍微看牛不顺眼就使劲抽它，还
恶作剧用肥美的嫩草包上辣椒喂它吃，捉弄它，
惩罚它。可这种解气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初
中时候，家里困难，这头默默无闻的老黄牛就被
卖掉了，随着童年去了远方。
我还恨自己从小身体不好，责怪父母没有生

就一副好皮囊。隔三差五就生病，那种锥心的疼
痛纠缠着，折磨着；赤脚医生银闪闪的药箱老是
晃呀晃，恐惧着，躲避着，也使我心生恨意。少
有的快乐，无趣的童年，还有那种漫无边际的孤
独、害怕，以及山野乡村伸手不见五指的漫漫黑
夜。病痛吞噬着我上学的决心和毅力，很小时候
经常躲进深山老林，混到太阳下山，每当炊烟袅
袅升起时，才病怏怏地回家，启蒙老师就送了个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美名。稍微大点，又有多
少次心生辍学的念头，最终还是心有不甘勉强坚
持走下来，还走到了底。
我也恨学校门口那些悠悠荡荡的鸭子，以及

那个批着蓑衣戴着斗笠满脸皱纹的赶鸭人。每到
学生们吃饭的时候，他就赶着鸭子不紧不慢的来
了。我很是奇怪，难道他不知道？吃过饭，学生
们还得用溪沟里的水淘米蒸饭，为下一顿打下伏
笔呢。鸭子们稀里哗啦一过，溪水浑了，鸭屎味
儿浓了。可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谁不害怕老师
的鞭子呢，赶紧俯下身子，用嘴巴吹一吹，舀
水，淘米，一切皆成自然，好像根本就没有干不
干净这一说。
我更恨的，还有那个不知名的曾经偷偷拿走

饭盒的同学，每次放寒暑假，使上喝奶的劲都没
能背动的被子和书籍，那些怎么走也走不短的羊
肠小路，以及那些永远也干不完的农活⋯⋯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多少个日子来来往往，

这些恨事跟随我一起成长、成熟，慢慢变老，逐
渐遗忘。到现在，以前的恨已经不是恨，经历的
事也都不是事。所谓过往，皆成序章了。
还记得，释迦牟尼说过：“这辈子，无论你遇

见谁，都是你生命里该出现的人，都有原因，都
有使命，绝非偶然，这个人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
么”。爱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恨你的人，
教会了你宽容和尊重；你恨的人，让你强大和奋
起。每一个人的出现，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每一
件事的发生，都是值得感恩的缘分。若无相欠，
怎会相见。我终于明了，那些我曾经恨过的人和
事，其实是来渡我的吧。

追忆成殇

，恨事已往
王辉

带着心灵去旅行，在木油潭驻足。
秋风清浅，漫天碧透，木油潭菀

若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处子，横卧四都
乡野，和沅溪相交，与牧笛溪彼邻。
其潭，是从奇形怪状的石缝里蹦

出来的。乍一见，明明眼前尽是巨
石，可拐个弯儿，抹个角儿，就有了
水，有了潭，且华华丽丽入了眼，神
奇得不像话。
潭水，深浅不一，或急或缓，清

澈透亮，一如玉浆。深潭，幽暗沼
泽，深不见底。静坐潭边，与其对
视，眼眸中便开出一朵花，长出一片
草，吹来一阵清凉的风⋯⋯渐渐地，
潭便随着心境有了变化。哦哦，这碧
绿的潭水，已勾走了我的心，让我感
到飘渺灵动。这当儿，你想着它是美
好的，它就是美好的。你想着它的神
秘，似乎水里会立刻钻出一条美人鱼
来。我睁着眼睛，屏住呼吸，就这样
与深潭对视，挑战着大自然的高深莫
测与魅幻魔力。
一个人的深潭，精彩哩。
浅潭，静如处子，温婉可人，在

阳光的照耀下，能一眼望透潭底。不
大不小，不规不矩的鹅卵石光滑圆
润，如憨态可掬的玩偶，在水里清晰
可见；青苔吐着绿意，在水影里肆意
舒展身姿，鱼们在鹅卵石和青苔间东
躲西藏，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是那
么悠然自得。急流处，水花打着滚

儿，翻着身儿，轻盈灵动，如调皮的
孩童，亲吻你的脚踝，又嘻嘻哈哈、
叽叽喳喳跑开。
我光着脚丫，浸润溪水，踩着鹅

卵石，来回走动，脚板又疼又痒，麻
酥酥的，走完之后却是无比舒坦。这
样的态势，勾引我又来来回回走了好
几圈，让脚和鹅卵石紧紧地融合在一
起。
在急流潺潺的声响里，孩童们光着

屁股，一头扎进清亮亮的浅潭里，或来
几组“百里浪”，跃入潭中，激起千层浪；
或摔几回“水上漂”，浮在水面，展示高
超泳技；或扎几个“猛子”，潜入水
底，捉鱼摸虾⋯⋯
河柳，把根深深扎进河滩，把枝

叶放肆伸向天空，然后，抬头挺胸，
矗立在天地间。站立树下，昂首凝
视，似乎都能感觉到一股强大的自然
界的能量在向我逼近，让我不得不正
视自己，昂扬向上，向阳生长。不远
处，几棵河柳树兜，斜卧河滩，沧桑
厚重，它成了我眼中绝佳的艺术品，
让我不由自主地举起相机，转动镜
头，按下快门，定格它的美妙。
阳光透过河柳的枝桠，将斑驳陆

离的光影投射河面，捉鱼摸虾的孩童
们，许是一不小心发现了阳光的秘密，
不经意间，孩童们齐刷刷地浮出水面，
和着这迷人的光影尽情玩耍嬉戏。
木油潭沸腾了，乡野也沸腾了。

远山如黛，啾啾鸟鸣。
田野在微风里翻开波浪，成为大

自然笔下浓墨重彩的油画。红的灿
烂，黄的精彩，绿的极致，白的雪白
⋯⋯随着日子的游历，在田间地头一
层层铺垫又一层层叠加，丰收的节奏
被秋风拉紧，稻子供着背，弯着腰，
在稻田里挨挨挤挤。辣椒在地头一夜
爆红，黄的南瓜、白的冬瓜如同胖娃
娃一般，在园子里酣睡⋯⋯整个田原
斑斓多姿，流光溢彩。
黄昏，阳光透过青黛的山岚散发

出耀眼的七彩光晕，一环又一环的照耀
着木油潭，在山岚间飘逸，在潭水里缭
绕，在田野里娇媚，在吊脚楼里多姿，
在我心里温婉。
我彻底沉醉！
入夜，木油潭退怯一天的热闹，

安静下来了。
月亮从河对面的山岚爬了上来，

银盆般的悬挂在山顶。山野被初秋清
新的风轻抚、慰藉，斑驳的烙印被秋
阳整理、洗涤。我裹一块西兰卡普斜
躺在天地之间，听潺潺流水，看云卷
云舒。眼睛越过久违的岁月梦境和时
光脉络，与山对视，与水眺望，与星
回眸，与月对饮，与天空私语，与木
油潭低吟⋯⋯此刻，我是如此渺小。
耳鼓，有啾啾虫鸣，有潺潺流水，有
夜风婆娑，我枕在木油潭强劲而柔和
的臂弯里，香甜入梦⋯⋯

木油潭行吟
钟慧梅

村头的老陈最近有点闲，已经整整半个
月，没有人请他去帮厨了。
老陈是厨师，从爷爷辈传下来的手艺，

专门做土家“十大碗”，特别是一手扣肉做
得出神入化，浓油赤酱卖相极好，口感更
好，肥瘦相间入口即化。
虽然现在流行新的酒席做法，但只要打

听到是老陈帮厨，吃酒的客人就来得格外齐
整，连轻易不出门的老人家，也张罗着穿上
青色对襟大褂，掐着时间前来坐席。
老陈没有班子，一把勺子走天下，唯一

的儿子小陈偏偏学做三下锅，在村里开了一
家农家乐，菜好吃，加上隔高速收费站不
远，平时生意还可以。但若要他学做“十大
碗”这样的老古董，那是不行的，爷俩谁也
说服不了谁。
往年这时候，村里人家娶媳妇嫁闺女，

搬家暖房各种名目的赈酒多得是。今年因为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赈酒的人家少，连礼炮
声也熄了火。
这天小陈接到老陈电话，让他开车回去

一趟，有事。小陈已经宅家好几天了，听老爷
子叫他，把前段时间两人闹口角的事抛到九
霄云外，不顾媳妇阻拦，戴上口罩一溜烟跑

了。
到了家，老陈扔给他一对箩筐，说去买

点菜，准备做“十大碗”。
“这时候谁家还赈酒啊？”
“没人赈酒。”
“那您？”
“跟我走就是了。”
莫非是老爷子委婉示好的表示？小陈乐

开了花，和老陈全副武装去了菜市场，按
“十大碗”规格采买齐全，装了小半车。
回来就忙开了，老陈先挑出五花肉煎炒

烹炸准备做扣肉，又找出蹄膀做坨子肉，还有
木耳炖鸡，鼎罐炖猪蹄，蒸蛋卷，黄豆老鸭，鲊
辣椒盘小河鱼⋯⋯“十大碗”在热气氤氲中开
始现出雏形。
虽然以前看过老陈做菜，但这么从头到

尾围观加帮忙，还是第一次，小陈一边看一
边惊叹，原来“十大碗”是这么做出来的噢！
等待蒸煮的空闲，小陈想，老爷子都这

么表示了，自己也上道点，先认个错，等会
喝两杯，这事儿就过去了。
“前天本来打算过来吃饭的，这不看到
你往收费站溜达去了，没好意思⋯⋯”
“哦？大过节的人家也没回家，太不容

易了，我过去看看能帮啥忙。”
老陈一边说，一边从凉水里捞出扣肉

坯，准备切块码盘，小陈自告奋勇也要试
试，结果一刀下去就被喊停。老陈亲自操
刀，把炸出虎皮的扣肉坯切成细细的小块
儿，外面那层皮要断不断。
老陈说，看清楚了没，要想蒸好的扣肉出

锅不变形，这道工序的时候千万不能切开。
扣肉在大铁锅里掐着时间蒸了两小时，

取出来倒扣进盘子，整整齐齐一大盘，金红油
亮的扣肉颤颤巍巍，一块接着一块码成半圆，
活像圆规画出来的，服帖极了，缝缝里还透出
一股浓郁肉香。
小陈赶紧取出筷子要先尝为快，被老陈

打掉，“不是给你吃的！”
“啥？那是给谁做的？今年也没人过来
拜端午⋯⋯”
“给收费站那边值班的人吃的。”
“人家值班的连过节都没回去，天天吃
凉面，再不吃点热饭热菜，怎么受得了！”
“给他们送过饭，咱爷俩喝一杯。”老陈
又说。
小陈放下手里的筷子，麻溜地和老陈

一起用家里的盆盆罐罐把菜打包好，最后
又加上一大桶木蒸子饭，小陈开车，
爷俩往前面高速收费站疾驰而去，
后面车厢里勺子和碗轻轻碰撞着，
发出一串悦耳的交响曲。

土家“十大碗”
陈红滔

在进入金银湾村的山垭上，有两棵合抱粗的柏树，这
两棵柏树像两把擎天巨伞，一年四季为路人遮风挡雨。在
柏树下，有两座庄严的石碑，上面刻着熠熠生辉的红星。
一座是红军烈士田皑山的，1934年牺牲在鸡公垭的阻击战
中。一座是解放军战士田滚滚的，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
制的第二年牺牲在南疆，是一位滚雷英雄。
田皑山的石碑是解放后田发喜的爹打的。田滚滚的石

碑是后来田发喜打的。起初，田发喜打碑还让人产生过误
会。
“叮当、叮当⋯⋯”
听见铁锤碰击钢錾的声音，金银湾的人都知道，老石

匠田发喜在为自己打碑。
昏黄的马灯下，发喜老汉戴着老花眼镜，一手持锤，

一手握着钢錾，正对着一块青石碑面精雕细琢。经过反复
地打磨，青石碑面泛出了绿豆色，溜光得能照出人影。
发喜老汉给别人打了一辈子石碑，有的高大气派，有

的虽矮小却不失精巧，在凤冠山下的四邻八寨，谁都夸他
的手艺，谁都想做他的徒弟。
岁月在发喜老汉饱经风霜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

头上的青丝巾与染霜的白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瘦小驼
背，双手青筋暴凸，微微颤抖着，半斤小铁锤仿佛千斤
重，有时还打偏，伤着手，他的手指上缠满了胶布。发喜
老汉这辈子只收过一回徒弟，并按乡里规矩请了“鲁班
酒。”徒弟是金银湾里田老爹的那根独“苗”——滚滚。
滚滚那年高考落榜，正灰心丧气，那日见发喜老汉在村口
的老柳树下，给过世的麻幺婆打碑，便蹲下来观看。
“喜爷，您老无儿无女，这把年纪还干力气活，哪嘛
不觉苦呢？”
“苦？哈哈哈！”发喜老汉停下手里活，一阵爽快的
笑，顺手摘下别在腰巾上的酒葫芦，咕噜咕噜几口后，抹
抹嘴说：“是苦，苦中有乐嘛。来，你小子也喝一口，尝
尝味。”
滚滚迟疑地接过酒葫芦，抿了一小口，眉头皱成了疙

瘩。这酒好烈好苦好辣哟。滚滚烧红了脸。
一阵山风吹来，柳絮翻飞飘舞。
“过日子也像这酒，哈哈哈！”发喜老汉又是一阵爽快
的笑。滚滚像做了错事的孩子，勾下了头。
滚滚做了发喜老汉的徒弟。做得极认真。
“唉，人老眼花，打不出过水平。”发喜老汉怔怔地望
着石碑，喃喃自语。他拧长了马灯捻芯，昏暗的灯光一下
亮了许多。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半月，从碑的构图、造
型、刻字、镂花，都仔细推敲，发誓要打好最后一块碑。
这块碑的石料是半年前在山里放炮炸的，然后花了一桌酒
席请人抬回来。石料细腻，隐隐地现出龟纹。龟纹石，龟
纹石，有人惊呼。“啧啧，这料好，千年不烂。”抬料人咂
着嘴巴，中间竟然有人出高价要买。发喜老汉只是笑。大
家晓得，这是他为自己准备的。
滚滚做满两年徒弟，出了师。滚滚说：“师傅，您无

儿无女，我就是您儿子，我为您养老送终。”发喜老汉听
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然而，这年冬天，滚滚入伍参军
了。在村口，发喜老汉攥着滚滚的手：“徒儿，喜爷只求
你一件事，不管你当官了，还是远走高飞了，一定要回来
给我打块碑，算你没白喝那口酒。”滚滚望着师傅，哽咽
着说：“嗯，您放心，到时候尽我本事。”
“徒儿，好走。”
“师傅，留步。”
于是，一人站在村口打望，一人慢慢出了村口⋯⋯
滚滚没为发喜老汉打成碑，他牺牲了。听广播里讲，滚

滚是在前线为部队开辟前进通道时滚雷牺牲的，他的鲜血
染红了南疆的木棉花⋯⋯发喜老汉没有哭，却猛猛地喝酒，
他觉得当兵的唯有死才壮烈，死才光荣。不然，要你当兵干
啥？同时，他又深深地惋惜：“滚滚那身手艺好。”他按金
银湾最隆重的祭奠，为滚滚焚了纸，烧了香，祭了酒。
金银湾好几天没听见那铁锤碰击钢錾的声响了，大家

正在纳闷、猜疑。这时，发喜老汉的隔壁邻居山婶跑来，
慌慌张张地对人说：“发喜老汉病了，尽说胡话，老远都
听得到，门反锁着，不让进。”末了，又补充道：“这怎么
行，得想办法进去看看。”有人提醒：“先抬到医院再说。”
大伙撞开了发喜老汉的屋门，只见发喜老汉静静地躺

在床上，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天花板，安祥的脸上挂着一
丝笑意。发喜老汉走了，为自己打完了这座碑，连向乡亲
们告别一声也没来得及，就无声无息地走了⋯⋯
横在床前的青石碑上，马灯还在放着昏黄的光。灯座

下压着厚厚的一大摞黄草纸，旁边的酒葫芦盛满了酒。村
长捧起那摞草纸，突然触电般地惊叫起来：“怎么？这碑
是给滚滚打的！”
众人看到，那摞黄草纸的最上一页用狼毫小楷工整地

写道：“乡亲们，我走了，这碑是给滚滚打的，请立在村
子垭口的古柏树下。”
从此，金银湾的垭口上有了两座烈士碑。

两座碑
胡家胜

今夜，月光为你盛开
为日日夜夜的牵挂盛开
为你小小的
朴素的心愿盛开

捧着月光的人
知道月光

从来不会辜负那份信任
不会辜负

一颗心系故土的灵魂

今夜，月光为我盛开
为千千万万
善良的人们盛开
月光涤荡了一切尘埃
整装待发的幸福
在泪水丰盈的想象中
奔跑

乡村的月光
广褒的田野给了月光
足够任性的理由
要再皎洁一些
再柔和一些

一缕秋风
把洒在屋顶的月光
吹到乡间的路上
一层又一层
乡间的路

就成了一条条光明大道

月光在树冠上跳舞
调皮地钻进叶的缝隙
洒落一地斑驳

把一些绿叶对根想说的话
做了深情地传达

淳朴的乡村
对月光充满敬意
月光对乡村的慷慨
令人动容

月光如水
月光流进村庄
漫过茂密的庄稼
漫过树梢
屋顶

我斟满一杯清酒
敬远方
千种相思
万般柔情
借今夜月光
就热泪两行
饮尽那份惆怅

月光盛开的夜里
密集的相思
在那个

月光盛开的夜里
一瓣一瓣
飘向远方

很轻很轻的月光
像你的手
抚摸着我的头
而我
默默地感受
那芬芳的时光

我知道
你的掌心
始终有一轮
盛开着的月光
就像在我的心中
永远藏着一个
圆圆的月亮

今夜，月光为你盛开（外三首）
尚庆海

小小说

甜 苗青 摄


